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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甘孜
日前，我省正式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

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严厉打击水生
野生动物违法交易、非法猎捕等行为，并严
格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经营利用行政许
可审批管理。

据省水产局局长何强介绍，四川拥有国
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中华鲟、达氏鲟等
共 10 种，四川省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45
种。为了进一步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我省将于近
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把打击水生野生动物
非法捕捞、贩卖等行为作为渔政执法重点，
针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物种、重点环
节加强执法监管。对于非法猎捕、交易、运
输、食用水生野生动物的，要在现行法律规
定基础上加重处罚。

此外，我省还要求加强水生野生动物合
法利用行为管理，对于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
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和四川省重点保
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的人工种群，必须取得
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水生野生动
物经营利用许可证或专用标识后，方可依法
依规利用。

统计显示，目前全省办理水生野生动物
人工繁育许可证的养殖场共558家，主要养
殖杂交鲟、胭脂鱼、大鲵、中华鳖等；办理水
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474家。

何强表示，当前我省已把水生野生动物
人工繁育、经营利用行政许可纳入了省级行
政审批事项。“在行政审批工作中，重点从水
生野生动物来源合法性、申报材料的真实
性、以及与审批条件的相符性方面进行严格
把关。”何强说。

据悉，我省还将利用世界野生动植物
日、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月等重
要时间节点，以及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等
机会，加强对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的宣传
普及，引导社会公众摒弃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铲除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生存土壤。

据四川在线

记者从西藏阿里地区公安部门获悉，近
期阿里地区改则县警方成功侦办涉及野生动
物的刑事案件2起，查处行政案件1起，抓获
违法犯罪嫌疑人10名，查获藏羚羊头3个、藏
羚羊羊皮25张、藏羚羊羊皮残片45块。

3 月以来，阿里地区改则县公安局连续
破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据警方介绍，
阿里地区改则县公安局于 3 月 12 日成功破
获一起捕杀藏羚羊违法犯罪案，并抓获犯罪
嫌疑人加某。经审讯，2018 年底至 2019 年
初，犯罪嫌疑人加某在改则县察布乡麻木卓
玛村境内，以骑摩托车追赶并撞死藏羚羊的
方式，捕杀了3只藏羚羊。

与此同时，改则县警方联合森林公安等
相关部门，在察布乡扎美仁村成功抓获非法
猎捕、猎杀、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团
伙。经查，犯罪嫌疑人旺某等6人对捕杀藏羚
羊并进行售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新华社

西藏阿里警方
连续破获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案件

甘孜日报讯 3月20日，康定·银鸡野摄
基地在雅拉乡二道桥村揭牌开园，这是我州
建成的首个野生鸟类野摄基地。

近年来，高端摄影项目作为新兴的旅游
产品，备受广大摄影爱好者青睐。康定市雅
拉乡二道桥村拥有白腹锦鸡、高原山鹑、花
彩雀莺等鸟类近百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
腹锦鸡的种群数量达到数百只，是康定白腹
锦鸡的重要繁衍、栖息地，全国各地慕名前
来拍摄白腹锦鸡的摄影爱好者逐年增加。

为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培育旅游
新产品，发展旅游新业态，多渠道促进群众增
收，2019年7月，康定市委、市政府以生态保
护为前提，率先启动了全州首个野生鸟类摄
影基地——康定·银鸡野摄基地项目建设，科
学发展野生动植物拍摄等特种旅游。目前，该
项目已建成观鸟景观房800平米、生态停车
场280平方米和步游栈道200米，正在加快
厕所、导视系统、科普宣传等配套设施建设。

据了解，康定市地处大贡嘎生态旅游核
心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该市现已发现
记录的鸟类多达 500 余种，约占四川省的
60%，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11种，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鸟类 49 种，已发现记录的野
生植物多达 5200 多种，享有生物基因库的
美誉。目前，该市已将发展观鸟、观兽、赏花
经济，重点打造世界高原野生动植物摄影目
的地确定为全域旅游发展的重点之一。

除二道桥康定银鸡野摄基地外，康定市
甲根坝蓝马鸡观鸟基地、贡嘎山子梅观兽观
鸟基地，以及木格措、雅加埂、贡嘎山杜鹃
花，康定木兰高山花卉赏花基地建设也已被
纳入康定市全域旅游规划。

泽仁拉姆 杨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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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为了

缓解草畜矛盾，一群牧民赶

着牛羊，从西藏那曲市申扎

县向北迁徙300多公里，来

到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

无人区繁衍生息，完成了人

生的第一次迁徙，建设了我

国海拔最高的县双湖县。

2019年底，为了破解

人与自然共生难题，给野生

动物腾出家园，双湖县

2900 人向南跨越近千公

里，搬迁到了海拔3600米

的雅鲁藏布江北岸，完成了

人生的第二次迁徙，开启了

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森布日的新家，看到记者从双
湖带来爸爸妈妈的视频留言，15岁的
尼玛次仁和弟弟妹妹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的日常起居由60岁的奶奶德青
照顾。

而在上千公里外的双湖县雅曲
乡牧场，尼玛次仁的爸爸扎西，正站
在猎猎寒风中，放牧着 500 多只羊。
他的妈妈罗增用小锤敲打凿子，从河
里取冰。

为了解决人走后牛羊的问题，西
藏政府部门设置了数年的过渡期，迁
出地按村成立合作社，迁出群众以草
场、牛羊等入股，由部分青壮年留守统
一放牧，暂时解决牲畜和生活来源的
问题。

过渡期满后，留守的青壮年将来
到森布日的新家，和家人团聚。昔日
的无人区，将再次成为无人区，成为
野生动物的乐园。

如何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
事干、能致富？

2019年3月，森布日所在的山南
市政府成立了幸福家园建设管理局，
从当下和长远统筹规划搬迁群众的
就业等问题。

幸福家园建设管理局局长白玛
旺扎说，山南市已规划了森布日现代
牧场、设施农业、经果林项目等，将为
搬迁群众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

西藏自治区专门编制了极高海拔
地区生态搬迁规划（2018—2025年），
涉及海拔4800米以上的极高海拔地
区的那曲、阿里、日喀则3个地市20个
县 97 个乡镇 450 个村，共计 13 万多
人，其中10万多人将安置在雅鲁藏布
江沿岸，形成一个功能齐全、有一定规
模的现代城镇。

西藏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
管理处处长扎西多吉说：“如此规模

的跨区域搬迁，目的就是让极高海拔
地区群众享受更好的生命健康保障
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同时减少人类
活动，把大自然还给野生动物，保护
高原生态环境。”

作 为“ 人 类 生 理 极 限 的 试 验
场”，极高海拔对群众生命健康的伤
害显而易见。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
当地风湿病、心脏病等高原病地方
病多发，不少群众因病致贫。加之地
广人稀、资源匮乏、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可及度低，这里成为生态保护
任务最重、贫困程度最深、发展难度
最大的区域。

“特别是随着全球变暖和群众对
物质需求的不断增加，家畜与野生动
物争夺草场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给
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造成了很大困
难。”扎西多吉说，包括双湖在内的极
高海拔地区涉及自然保护区9个，草
场以每年3%-5%的速度加剧退化。

长期关注西藏社会发展问题的
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珠说，极高海
拔地区生态搬迁有利于破解生态与
发展困局，有利于给群众创造更加
美好的生活，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
战的成果，有利于筑牢西藏国家生
态安全屏障。

记者了解到，西藏极高海拔生态
搬迁项目全部结束后，西藏将退出近
35 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保护区 28
万平方公里。这将有利于全面改善迁
出地生态环境，草甸覆盖度将平均提
高 10%-20%，荒漠草原覆盖度将平
均提高5%-10%。

冬日藏北草原，茫茫雪海中，不
时可见一群群藏羚羊、藏野驴在飞
奔，眺望远方还有点点黑色野牦牛
的身影……

羌塘草原，将回归自然。

在西藏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安置点的新家里，看到记者从双湖带来爸爸妈
妈的视频留言，15岁的尼玛次仁（左一）和奶奶以及弟弟妹妹笑得合不拢嘴。

跨越半个世纪的生命迁徙
西藏极高海拔生态搬迁破解人与自然共生难题

拧 开 水 龙 头 ，看 着 清 水
哗哗地流出来，30 岁的次仁
卓嘎笑容格外灿烂。

对于次仁卓嘎来说，冬天
到河里凿冰融水的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

“你看，一切都是新的。”次
仁卓嘎在院子里转来转去，看
看厨房里的燃气灶，又看看卫
生间里的蹲便马桶和淋浴器，
眼神里写满了“新鲜感”。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我们离开了高寒缺氧的老家，
在低海拔有了新家。”次仁卓嘎
说。

次仁卓嘎的老家在双湖
县嘎措乡，一个藏北偏远的牧
区。双湖县平均海拔 5000 多
米,空气含氧量只有内地的
40%，被称为“人类生理极限
的 试 验 场 ”，人 均 寿 命 仅 58
岁，比西藏全区人均预期寿命
低 12 岁。

春节前夕，记者顶风冒雪
探访次仁卓嘎的老家，沿途河
流湖泊冰封百里，八九级大风
肆虐，白天的气温达到零下
25℃。次仁卓嘎的父亲索朗央
培刚从冰河里拉来一车冰块，
堆放到仓库里。

被称作“鬼地”的双湖，却
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地处羌塘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双湖县，
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迁
徙活动的重要区域。

随着人口增长，当地人畜
和野生动物争夺生存空间的现
象愈发凸显。特别是因为地处
偏远，环境恶劣，投资成本高，
吃水难、上学难、看病难、出行
难始终困扰着极高海拔地区的
群众。

2019年底，随着西藏极高
海拔生态搬迁项目实施，次仁
卓嘎搬迁来到雅鲁藏布江南岸
的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村。

在森布日村，记者看到，一
栋栋崭新的藏式民居整齐排
列，家家户户房顶五星红旗飘
扬，还有配套齐全的村委会、活
动中心，安置点周边医院、学
校、市场一应俱全，交通便利。

“森布日的冬天就是双湖
的夏天。”75岁的多吉卓玛说，
与老家相比，这里海拔低了
1400多米，“天气暖和了，呼吸
舒畅了，睡得舒服了，生活也方
便了。”

森布日安置点距离拉萨
机场仅 10 多公里，距离拉萨
市 60 多公里。双湖县政协副
主席、森布日安置点前线指
挥部副指挥长斯旺说，到了
新家园，群众将获得更好的
就医、就学环境，将有更多的
就业机会。

“我一辈子经历了两次搬迁，有三个家。虽然
每次都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但结果却是好的。”
谈起搬迁，77岁的白玛老人一肚子的话要说。

白玛的第一个家在那曲市申扎县，那里海拔
4600多米。

20世纪70年代，申扎县是当时全国面积最大
的县，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公里。

“那时候申扎县人口和放牧都集中在南部
40%的土地上，北部20多万平方公里为无人区。”
白玛说，随着藏北草原牛羊增多，人口逐年增加，
申扎县的草畜矛盾越来越严重，牧民经常因为争
草场打架斗殴。

“县长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调解草场纠纷。但
只能暂时安抚牧民的情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这成了干部最为头疼的难题。”时任申扎县
县长洛桑丹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怎么办？洛桑丹珍和干部们经过一番讨论，把
目光投向了北部的无人区。

20世纪上半叶，一些外国探险家曾先后到过
藏北。在他们的著作中，藏北是一个异样的荒凉、
极度的寒冷、牲畜无法生存的地方。

但为了生存，一场挺进藏北无人区的征程开
始了。

自1971年起，洛桑丹珍先后四次带队前往无
人区考察。这是一场人与大自然的搏斗。一次，他
们睡着的时候，突然刮起了龙卷风，把帐篷和里面
的东西都吹跑了。

今年71岁的达娃顿珠，曾作为医生随同洛桑
丹珍前往无人区考察：“有时候一连几天都喝不上
水，感觉喉咙已经着火了，偶尔见到盐碱湖，但喝
不成。没有水，我们试着在糌粑里放上酥油吃，结
果根本吞不下去。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直接嚼生肉
吃。”后来他们摸索到经验：每天黄昏时分，顺着藏
野驴奔跑过的路，寻找淡水。

洛桑丹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虽然艰辛跋涉
了上千公里，但是一路上的亲眼所见，改变了我们
对无人区不毛之地的印象，很多水草茂盛的地方
也十分适合放牧。”

1976 年初，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正式决定
开发无人区。

“动员老百姓搬迁的思想工作并不好做。”白
玛说，“南部草场虽然不太好，但海拔低，而且牧民
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活，而北部的无人区海拔超过
5000米，很多牧民不愿意搬迁。”

经过干部耐心的解释和协调，一些原来想不
通的牧民终于转变了思想。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
大搬迁开始了。2053名牧民赶着16万头牛羊，首
批搬进了这片神秘的亘古荒原。

从此，沉睡的草原苏醒了，生命禁区有了人烟。
白玛带领乡亲们在无人区扎了下来，在双湖

县嘎措乡创造了新家园。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建设，
无人区里建起了楼房，通了电。2012年，国务院同
意设立双湖县，双湖因此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县、中
国海拔最高的县。

“虽然双湖很苦，但要离开自己辛辛苦苦建设
了40多年的家园，心里面还是舍不得，刚开始不
想搬。”曾担任嘎措乡党委书记的白玛说。

双湖县委书记杨文升多次来到白玛家里做工
作。“这次搬迁既是为了保护生态，也是为了大家
的身体好、生活好，更是为了子孙后代好。”西藏自
治区要求，此次搬迁不强制、不强迫，一律在群众
自愿的前提下开展。对于群众一时想不通的，必须
做好解释沟通工作。

老人最终想通了。在森布日村 150 平方米二
层楼的小院里，老人喝着甜茶，享受着午后温暖
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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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途中的西藏双湖县牧民。

◎新华社记者 周健伟张京品田金文 文/图


